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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武功真諦

　　眾人聞言大喜，同聲謝諾求教。王鹿子笑問：「我先由淺處來說，你們未練功夫以前，照常人估計，有多少斤力氣呢？」六人

答得雖不一樣，大都數十百斤左右。沈鴻最小，並說未拜師以前連五六十斤的石擔都舉不起，文弱已極。　　王鹿子又問：「現在

你們自信能有多少力氣，能舉多重？」

　　六人分答：「單論力氣和舉重，最少也有三四百斤，如用內功迎敵，虛實兼用，借勁還擊，尚不止此！」

　　王鹿子答道：「照你們所說，至少也加了五六到十倍上下，應敵之際更要增多好些，這力氣怎麼添出來的，由何而得？」

　　六人同聲答說：「師長傳授，練出來的！」

　　王鹿子道：「這還用說，誰還不知功夫力氣是練出來的麼？我只問你，怎麼練出來的？」

　　六人想了一想，雖想出些道理，均覺似是而非，與方才所答彷彿相同，料知內有精義，惟恐答錯，面面相覷，遲疑不敢出口。

　　王鹿子笑道：「我知你們不易解答，休要輕視這『怎麼』二字。自古以來，無論多大多高的見解學問，以及濟世利物的種種發

明，都由用心探索疑問得來。如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落後，斷無前進之理。無論何事，只要問它怎麼能夠這樣，或是怎

麼才能做到。

　　「這兩句話得瞭解答，沒有不成功的事業，也沒有種種推托借口來作他的前途妨礙。武功真訣也是如此。前古之時人都穴居野

外，矇昧無知，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憑手足勤勞求取生活。年月一多，經過種種有形無形的災害，自知人身脆弱，沒有

蹄、角、爪、牙以御異類仇敵，沒有羽毛、鱗甲以禦寒暑侵襲，既不能飛，又不能潛，奔走縱躍又不如鳥、獸、蟲、魚，強弱相

差，心生羨慕。

　　「後來看出這些異類對敵之間各有專長，尤其互相殘殺鬥爭都有它防身禦敵的本領，於是漸漸模仿，想要學它的樣。無奈這許

多東西，只鳥、獸、蟲、魚等異類生有自來，不是人類所有。好些聰明人物由平日考驗所得，造出各種衣服、宮室、器械之類，以

作防禦寒暑和田、漁、畜牧、耕作生產之用。

　　「另外一些心思靈巧的，經過多少年的細心體會，從各種飛、潛、動、植、羽毛、鱗介的動作之中悟出許多道理，開頭便是心

中懷疑，對方何以如此？人類怎麼才能這樣？進而長年累月，細心查考它的種種妙用，於是常有發明，同時也就生出效能。有的作

為尋常日用之需，使得衣食起居越發舒適；有的非但用來防禦仇敵，並還悟出照對方做法可以強身健力，多活好些年紀。

　　「積累既多，自然成了章法，這便是各種武功和器械拳腳的起源。其實，這些武功拳術都由各種飛、潛、動、植的動作生長中

悟出，尤其得於鳥獸者居多。

　　「古人心思靈巧不及後人，但他神明湛定，衣食之外極少嗜慾，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無論何事，只一下手研討，便以全副心

力貫注上面，窮年累月孜孜不息，非要求得它的原理不肯罷休。人更誠樸強毅，注重實學，非但熊經鳥伸、鶴鳴龜息，每學一樣異

類的動作都是仔細研討，務要與之一致，便是內外兩家的幾種上乘口訣，不是前古相傳，也是後人依據前人真傳加以發揮。

　　「只要全部不差，沒有經過私心掩藏的功夫和一套沒有失傳的口訣，哪怕舉手抬腳之微，以至轉側動作，四肢五體相距的尺

寸，每一架式的步位高低，無一不是古人體會異類動靜，虔心苦思、仔細研討、發明而來。有的招式看似無用，內中卻含許多妙

理，息息相關，萬分微妙，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一一點疏忽不得。

　　「前人因見飛、潛、動、植各種異類有的康健長壽，有的勇猛多力，一時好奇，看它何以至此、試一學樣，日子一久，有一件

生出靈效，或是力氣由此增加，或是耳目由此靈敏，各試出它的用處，越發生出興趣。萬千年來不知經過多少有心人的毅力恒心、

倣效改進，終於集為大成。後人再加以發揮，只是資質好的，不消數年便有成就。

　　「本來應該越往後成就越高，只為後世人心涼薄，十九自私，門戶派別既多，互相忌妒，把一種防身健體。祛病延年。進而可

以強國強種的武功變作個人自立門戶、驕狂任性、欺壓善良、報復私仇的工具。

　　「自私之心又盛，既不放心人，也不放心自己，外人不說，便對自家門人子女也都存有私心，生前不肯盡傳所學，老想自家高

高在上，無人能及，惟恐多行不義，眾叛親離，們人盡得所傳，不可複製，多少總要留一兩手。一旦日暮途窮，生機將盡，再想傳

授業已無及。

　　「積習相沿，那些驕狂自大的惡人不去說他，這類自私心理便一般居心善良的武師也所不免。那些自命我是英雄、人都鼠輩的

量小心驕之徒並還不能容人，只一聽到誰有本領名望，立時尋上門去，明為拜訪請教，實則明擊暗算，好將對方打倒，自鳴得意，

更加驕狂，惟我獨尊，目無餘子，越發膽大任性，無所不為。

　　「如其不勝，或是被人打敗，立成不解之仇，認為終身奇恥。乖巧一點的自知不行，想爭回面子，還要另投明師，吃上許多苦

頭，能否如願尚不可知。好名之心又盛，不想法子挽回人便丟定。沒奈何只得老著臉皮，拜仇為師，成了師徒。非但狐假虎威，對

人有話可說，還拿師門的威風長自己的凶燄，於是涎皮賴臉，朝仇人跪拜下去。

　　「對方深知來人無賴，一不答應，惱羞成怒，從此樹下強敵，必有一面傷亡才得罷休。如其答應，便將仇敵變成爪牙，威名更

可遠震，何樂不為！互相利用之下，除非來人真個淫凶橫惡，雙方門戶相差太多，或是恐怕來人匿怨相交，明為師徒，暗中仍是仇

敵，從此引狼入室，等把本領學去，再來反戈相向，心中顧忌太深，因而謝絕。

　　「只要看準對方是個外強中乾、欺軟怕硬、自信能夠制服的，大都點頭答應，於是徒黨越多，聲勢越大，人也越發驕狂自滿。

有那性情兇暴、享有一時虛名，或是名聲太壞，斷定對方不能收容無法下台的，自覺此舉丟人太甚，心中恨毒，不是當時認輸定

約，三年兩載重新再求比鬥，便是回去埋頭苦練，想下種種陰謀毒計，不將對方殺死決不罷休。

　　「有那人最卑鄙無恥的自知不敵，又無恒心毅力下那苦功，於是勾結同類，痛哭流涕，聘請高人能手為他助拳出力，將對方打

倒，殺個精光，算是恨消志得。微一疏忽，雖將對方打敗，人尚存在，或是留有子女徒黨，於是對方再抄他的舊文章，隔上些年月

再來一個反擊，似此循環報復，廢時失業，傷亡人命，為的都是一時意氣之爭，真不知是何居心。

　　「這類人說他英雄豪傑，其實狗都不如。狗打架雖然為了骨頭，打過一場拉倒，狗還是狗，真被對方咬死、自相殘殺的到底極

少，哪有這樣窮凶極惡、斬盡殺絕呢！歷來小說傳聞中的英雄俠士都有這麼一套陳文濫調，從無一人想想情理，無故生事，名為以

武會友，口說扶弱抑強，實則倚強欺弱，比什麼人都要忌妒。而所謂英雄豪傑的一半生中經過，不是受朝廷貴官的禮聘，做那一家

一姓的私奴，便是氣量褊小，專和勝他的人作對，此外一無作為，豈非笑話！

　　「真正英俠之士理應憑著自身智能，盡心盡力解除人間疾苦，他本身既不慕富貴，如何反與富貴中人為奴？他本領既高，又有

千千萬萬的善良百姓與之一體，就是數千年相傳的朝廷制度未到改革時候，不能暢所欲為，真要能得人心，所為合乎情理，那千千

萬萬的大量人民便是他的威力，什麼事辦不出來，何必非與官府豪紳勾結來往才能成事呢。

　　「就算官吏清廉，紳富仁義，為了制度不良，這些富貴中人不論多好，他那本身制度十九都與百姓對立，也好不出所以然來。

便想做點好事，也必引起他的同類攻擊，難於作為。小忠小信、小惠小善不是沒有，這類人的存心也並不是個個都壞，但他牽制太

多，與之合流反生顧慮，轉不如我行我素，只與眾人有益，我便盡力做去，何必多此麻煩。

　　「如其非與官府豪紳勾結不可所謂英雄豪傑，便是官府紳宦土豪地主一面，決與窮苦百姓無關，除憑一點武功好勇鬥狠、驚世

眩俗、轟傳一時而外，要他何用？尤其可笑是，無論是哪一等人，賓主相見均有禮節，至少也應謙和一點。素昧平生，來者是客，



無緣無故冒昧登門，專為尋找主人打架，焉有此理。

　　「除卻那些愚昧無知、為傳聞所惑的蠢牛，休說英俠之士，稍微明白一點的人也做不出來。可是這類事真正有本領的高明人物

雖做不出，而那一些驕狂無知的武師和綠林中人染上這類陰險卑鄙惡習的並非沒有。自明中葉以來相習成風，你不理他，他偏尋

你，一個避不開，見來人無故登門，欺人大甚，自難免於出手，終致樹敵惹事。

　　「往往起因細微，卻生出好些枝節，為了門下品類龐雜，人心難測，加上自私心重，甚而親生子女也和防賊一般，各將師傳真

訣秘而不宣，你也藏私，我也隱秘，漸漸面目全非。目前正邪各派，只有限幾家嫡傳還是當年，非但精義未失，並有改進而外，餘

者大都有退無進，照此下去將來非要失傳不可。

　　「我和葉神翁、諸平二位老友便因近年後起人少，這有限幾家內功真訣學成之後便少敵手。如其傳授非人，必為民間大害，為

此十分慎重，不肯輕易傳授。實不相瞞，當初沈鴻身遭家難，前往少林投師以前，我便在旁暗中察看，照他出身本非我輩中人，因

見他一個文弱書生，又是小康人家子弟，讀過書的酸丁，居然有此不折不回的志氣，心性偏又那麼忠厚善良。

　　「一時好奇，覺著這類出身的人十有八九難於造就，真要有上一個心志堅定而有毅力的卻是好到極點。於是由岳州相見起改形

易貌，抽空尾隨，暗中窺探過好幾次，終由好些小節細故中考察出他的人品。彼時我已心許，因值事忙，巧遇你四師叔獨手丐席

泗，便把你托付了他。同時聽說還有一個孤兒姜飛，已被令師樂游子看中，後來相遇果是美質。

　　「跟著發現你們師兄弟十人竟是無一不好，大出以往所料，這才打算分別傳授。你們應該知道，真正上乘武功，無論一動一靜

均有一定章法，好比一個輪軸極多的機關，必須撥准才能走動。非但那許多手勢都要照樣去做，才能生出力量，發揮效能，並且動

作之間均要合乎角度光線，不能有分毫尺寸之差。

　　「休說藏私，便那部位擺得不准，也必減少效力，甚而有害。你看許多外功極好、精力強壯的人多半和常人一樣，極少長壽，

甚而中歲死亡，不如常人。論起來，他的體力比常人好得多，何以如此？雖然平日難得生病，一病便倒，是何緣故？這便是師徒相

傳，不肯洩漏，從來不肯當眾討論，自以為能，固步自封，所練部位、招式、尺寸、距離未合角度，不能全部發展，外表強健，像

條蠢牛，內裡不是脆弱便有虧損之故。

　　「為了人身高矮不等，練武的人多半無什學識，只知師傳徒受，照本畫符，如何成功？休說發光用氣的真訣，連那許多招式，

五體四肢運用間的距離，動作間的快慢，氣力的伸縮收發，均應按照人身高矮、手腳長短的比例來作改正，使其表面一招一式隨同

動作快慢而生變化，實則心、眼、手，光、氣、力互相都有聯繫，息息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絲毫差錯不得。

　　「所重是在強身健力而非侵害別人的真理一點也不知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勢必外強中乾了。如非人的身材多半相同，

高矮懸殊的到底甚少，只管高的傳矮的，矮的再傳高的，真要差得太多，角度越來越亂，功夫沒有練成，人早受了內傷，更笑話

了。

　　「如將方才所說六字口訣按照你們師傳心法配合應用，角度比例一點不差，使光由目發，所到之處巨細無遺，全能貫注；真氣

由心用，可吞全牛而搏龍虎；力由身出，一送便到，小至拈針撥燈之微，大至舉鼎拔山之巨，無不收發由心，光線角度兩相聯繫，

心、眼、手自然三到，百發百中，無堅不摧了！

　　「人都一樣，橫逆之來並非沒有，你不犯人，人怎會來犯你？古人練功夫重在強健身心，防禦毒蛇猛獸危害，抵抗寒暑瘴毒之

氣。今人重在學了本領驕己欺人，剛一開始不想如何祛病延年、強健身心，先作傷人殺人打算，越狠越好，上來先就本末倒置。

　　「好端端假想上許多仇敵，以多殺傷為高，以勝為強，從沒想到本身的利害。一面養成驕狂自傲、兇殘強暴的心理，一面卻給

自己種下病根，留了後患。再加上忌妒自私、好勇鬥狠，終年不是我尋人，便是人尋我，循環報復，爭那一時虛名，敗固傷身，勝

亦樹敵，強中更有強中手，角力不止，必同倒地，不是兩敗俱傷，便是身敗名裂，害人害己，表面耀武揚威，實則鬼混一世。

　　「這樣人叫他英雄豪傑，連自己也是混蛋。你們照我所傳學去，不消數日便可明白真氣真力如何運用，怎麼才能由小而大，生

出力量，進境就快極了。你們六人，連沈鴻、姜飛，也只暫時記名，不算本門嫡傳弟子，但是經我傳授，便須守我法規，學成下

山，修積所許善功，還是例有文章、有限的事。

　　「第一先要忘我，一心一意扶助那些窮苦無告之人，使其脫離水火，轉入安樂；第二不可絲毫自私自滿，為人必須誠信機警，

隨時運用智能，應付險阻艱難，對人更要誠懇謙和，不可心驕大意；第三各人均要以力自給，切忌不勞而獲，就有必須，遇上天災

人禍須要大舉，不得不從權應變，所取財帛，無論用什方法，這些都是對方取之於民的膏血，你們不過轉一轉手，結果仍要用之於

民，本身不許絲毫沾染。至於扶危濟困、除暴安良，分所應為，不用說了！」

　　說罷，又將六字口訣和角度、光線的精微奧妙仔細說出。因見六人天資穎悟，越說越高興，連平日例有的午課都暫時停止。

　　「又將七禽掌、乾坤掌兩種內家掌法同時傳授。並說：「你們都是少年英俠、有志之士，今日之會我真歡喜。雖然你們功力尚

差，難得有此機會，我將這兩種掌法先行傳授，只要你們勤於用功，以平日根底和天分聰明而論不久便可練成，用以防身禦敵再妙

沒有！天已不早，我到上面去做功課，沈鴻、姜飛夜來便在左壁石上安眠，鋪蓋仍要取來，你二人此時還不能比我呢！萬英和三女

弟子隨同沈、姜二人往取鋪蓋，無須再來了。」

　　六人只願聚精會神聽王鹿子傳授，洞中光景昏暗，只憑著各人目力分辨景物，仗著目力均強，又有高人指點，就便學那養練目

力之法。暗中坐久，各人動作雖仍看得清楚，洞外天光卻被晶壁擋住，不能照進。上來還有淡微微一層光影，始終不知時光早晚。

時候一久，只顧用心靜聽默記，別的全未想到。中間沈鴻、樊茵兩次想請王鹿子吃那新送來的酒食，又被止住。

　　光陰易過，不知不覺去了多半日，饑渴皆忘，聞言方始警覺。萬芳趕往外面一看，夕陽西斜，天已不早，肚皮也餓起來，忙趕

回洞，一同謝過，爭先奉上酒食。

　　王鹿子笑說：「我常時終日不飲不食已成習慣，我料你們方才用心太過，此時想已饑渴，近日我在上洞用功，人口大厭，你們

此時尚難過去，這一筐食物和兩葫蘆酒分與你們定不肯受，可速回去，半夜再來。以後沈鴻、姜飛每三日回取飲食之物，洞角有一

小灶，只把碗筷帶兩份來便了。」

　　六人知道此老性情，連聲謝諾，一同拜別辭出。王鹿子也拿了那筐酒食隨後走出，眾人回顧，人已立在石筍平崖頂上，因其不

喜虛禮，也未再多招呼。因覺上洞並未見有別的出口，方才人剛入洞，王鹿子已在洞中相待，又有上洞口仄之言，心中奇怪，援到

回路危崖頂上，繞往前面回頭細看，洞角西面窄窄的黑起一條，彷彿貼壁有一小縫，王鹿子獨坐斜陽光中正在舉杯自飲，神態悠

閒。拿人來作比例，那條崖縫至多只有三寸，是否上下光平、有無石角還看不出，不知怎會從容由此通過，好生驚奇。大家一路說

笑談論，高高興興趕了回去。

　　沈、姜二人因第一天練白陽圖解，知道諸位師長對於此道也有兩個高手，王鹿子又令子夜回去，以便隨他同做功課，見天還

早，意欲就便請教，稟告經過；過崖之後正由花林中往外走出。

　　杜霜虹笑說：「前聽恩師說起白陽圖解乃峨嵋派第二代弟子女俠凌雲鳳在白陽山絕頂崖洞中發現畫壁、靜心參悟得來，並非她

本門嫡傳。因那圖解十分巧妙，練劍術內功的人容易速成。彼時峨嵋派正當極盛時期，雖然人才輩出，到底人數太多，天資智能難

免高低相差。

　　「凌老前輩第一次下山又受了挫折（事詳《蜀山劍俠傳》），奉命留山，在左元洞崖穴之中苦練功夫，重又經過數年潛心研

討，與本門心法互相參考，悟出許多妙理，於是成了初入門的弟子必修之課。峨嵋派師徒向來光明磊落，不論是何宗派，只要是個

正人君子，守他戒條均有傳授。

　　「他那戒條也只不許傳授好惡之徒和向異派中人洩露，學的人必須經過仔細考驗，餘均無關。照說這樣寬法傳播必廣，早晚必



被異派中人偷學了去。起初不知道的人都在擔心，哪知峨嵋派諸長老心思細密，早已防到，非但正邪雙方勢如冰炭，不會洩漏，便

是學的人中途變節，投入異派，因這種內家劍訣與異派中人所習根本相反，再經諸長老研討發明，比原來大有改進，至多是將我們

所學的前半二十七解學去，再要深造便是萬難。

　　「異派中人大都驕狂剛愎，如其舍舊從新，將他本來所學全數拋去決不捨得。就有這樣志氣，為了上來把路走惜，必須從頭學

起，比起我們初學的人反更艱難，要費兩三倍工夫，一個不巧還有別的危害。真要被他學成，心性為人業已改變過來，也不相干。

不過前段也極重要，如被惡人學去，雖然不能深造，終要增加不少功力，因此看得最重。

　　「目前諸位師長，像二師伯樂游子、三師伯歐陽笑翁、四師伯獨手丐席泗和天寒老人棘荊、俠尼花明大師俱是此中能手。便我

恩師聽她平日口氣好似也曾學過，這裡諸位師長倒有好幾位是會家，不肯傳授，卻令我們去求王太師叔，令人不解，也許所傳不止

這一樣呢！」

　　忽聽左側有人接口道：「你們真把事情看得容易，可知白陽圖解乃內家最上乘功夫，含有許多精微奧妙，任你底於多厚，人多

聰明，至少也要經過一兩年才能學個大概。沈，姜二人共只月餘光陰便要起身，不經王老前輩隨時在旁指點，有的地方還要親手改

正，代理氣脈，指點他那微妙之處，如何成功呢？」

　　說時，六人業已看見左側樹下三老一少，正是湯八、龍靈玉。李玉紅和佟振長幼四人同坐花下，烹茶閒談。樊茵覺著癩和尚等

三弟兄向來一同出入，難得離開，一面隨同拜見，側顧癩、啞二人俱都不在，心方一動，也未答理。

　　佟振忽然起立，朝眾笑說：「大師兄在小珠簾瀑布下面等我說話，因見八叔在此，談了兩句，癩師兄、啞師弟均在那裡，商量

夜間打獵之事，沒想到諸位兄弟姊妹今日回轉，我尋大師兄問他今夜打獵是否改期，還是一同前往。我先去了，少時正洞再相見

吧！」說罷轉身走去。

　　眾人高興頭上，又都和湯、龍、李三人親熱，爭說經過，隨口和佟振應答了兩句。姜飛還想留他同聽此行所得，吃杜霜虹拿話

一岔，人已轉身，只得罷了。沈鴻見樊茵眉頭一皺，似有厭煩之意。好生不解，因湯八、龍靈玉正向自己和姜飛問話，也就岔開。

　　方才發話的正是湯八，問完前情，男女三俠好生驚喜，均說：「難得。你們只見此老今日這好說話，如其話不投機，休說要他

傳授這樣重要的白陽圖解，他也不會理你。照此說法，非但白陽圖解你們均可學會，將來還有大成。他因沈鴻、姜飛為日不多便要

起身，所以命他緊隨身旁，一面努力用功，一面由他日常指點，親身下手代理真力真氣，這樣練上一大比下十天半月的苦功所得更

多，真乃意想不到之事。

　　「單是你們人好尚在其次，最關緊要的恐還是岳州那面賊黨聲勢越發強盛，他老人家關心那些受苦受難的善良人民，急於除此

大害，因覺時機未至，萬英兄妹和樊、杜二女還有許多日子才得下山，你們師長又有幾個是會家，雖然沒有此老功力深厚，只學前

半仍可從旁指點，他一人也忙不過來，內中又有三個女弟子，不便動手撫摸身上，故令回來用功，不在一起。

　　「此老和葉神翁雖非峨嵋一派，白陽圖解卻是峨嵋正宗嫡傳，比天寒老人更高得多。你們師長別的都肯傳授，獨有圖解不傳，

便因上次郎公廟一會，聽我三人說起王、葉二老前輩對沈、姜、萬英兄妹四人看重之故，彼時我就想到，樊茵、杜霜虹資質極好，

將來她師徒如能來此同隱，也許一同得到此老傳授。果然機緣如此湊巧，難得你們六人情投意合，將來又是夫婦，真個天造地設，

聽到耳裡也是快事。

　　「你們師長今早雖令六人同去，並無把握，過午不見回轉，知已有望。方才萬伯母說，沈鴻，姜飛行時匆忙，未帶鋪蓋，此老

又不喜人擾他靜修，正打算夜來由我三人代為送去，你們就回來了，此時你們師長均在洞中打坐，功課未完，不必先往驚動，可去

吃了東西再來，省得你師父萬一有事又餓肚皮。」

　　萬芳接口笑道：「我們年輕人餓個一頓兩頓無什相於，大哥、二弟今夜子時前便要遷往隔崖，諸位師長天黑也必出洞，等做完

功課同吃也好。」

　　李玉紅笑道：「今日不比往日，你師父他們正在洞中練劍，恐怕還有些時才出來呢！你娘已代你們準備去了。」

　　萬氏兄妹忙問：「娘在哪裡？我尋她去！」

　　龍靈玉、李玉紅同時笑道，「你娘真個愛兒女的心盛，方才本和我們散步閒談，因你們走時只將王老前輩的禮物帶去，自己飲

食一人未帶。又知王老前輩山居清苦，平日所吃都是新彩掘來的山糧，又難得生火，早就擔心你們沒有吃的。見你六人忽在此時趕

回，料定腹中空虛，至多早起在隔崖吃了一頓，本來便為你們備有不少乾糧熟菜，因想你們吃上一頓熱的，不等相見便先做菜下面

去了。」

　　姜飛忙道：「娘待我們真好！她一個人恐忙不過來，二姊，我們快去！」

　　萬芳沒有聽完業已起步，姜飛、萬英跟蹤追上。

　　杜霜虹、樊茵也要跟去，龍靈玉從容說道：「霜虹慢走！讓沈鴻。樊茵先去，你在這裡和我三人一同前往，我們也想吃一點

呢！」

　　沈、樊二人因恐段無雙母女來喚，往返大遠，便先起身，並肩同行，互相勉勵，都是一些以後各自用功和一切保重的話。二人

平日穩重，又長了兩歲年紀，不似先去三人童心未退。知道段無雙人最能幹勤勞，如今管著全山伙食，一向喜歡獨做，不願後輩幫

忙。

　　母女二人為了做事常起爭論，剛在動手，正好乘此無人之際談點心腹話，便把腳步放慢，遙望前面三人一路飛馳，業已轉入無

雙所居洞內；正在穿花拂柳，情話喁喁，往前走去。忽聽後面嬌呼「姊姊」，回頭一看，正是杜霜虹趕來，湯八夫婦和李玉紅也在

後面，相隔頗遠。

　　樊茵想起前事，等她追上，笑問：「二姑喊你後走，有什話說？」

　　霜虹好似不大經意，隨口答道：「不相干的事，她問王老前輩對英哥、芳妹是否看重？只談了幾句我便來了。」

　　樊茵心細，暗忖，龍二姑和恩師多年至交，雖然最愛霜妹，共總兩句不相干的話，為何將她留住，背人再說？知道霜虹雖然心

直口快，心性卻極堅強，一經答應決無更改，暫時套問不出，如使生疑，反更難於探詢，便未多問，一同入洞，湯八等三人也隨後

趕到。

　　無雙最善治家，母子女三人住在洞旁邊一座小洞之內。本只三間石室，經她匠心佈置，隔成前後兩進。右側一大敞間作為廚

房，所有用具，除卻山外買來的必須之物，都是眾人親手自制。陳設得井井有條，打掃乾淨，地無纖塵。

　　那間廚房最大，又有幾塊天然平石，質地堅瑩，平滑如玉，無雙因勢利用，加上一些竹椅石墩，以備平日飲食坐息之用。鍋灶

案板刀砍之類設在洞角，另有兩塊原有的怪石鐘乳隔斷。山上下種著一些花草，並用人力就原有孔竅開了幾個天窗，通風透亮。

　　平石四角再掛上眾姊妹用竹絲絹紗製成的紗燈，壁上插有幾枝松燎火把，照得闔洞光明如晝，清麗絕俗。洞旁花林溪岸之上本

來建有兩間竹樓，十分寬敞，專供平日飲酒談心、賞花玩月之用。溪對岸便是所種稻田菜畦，雞鴨成群，豆棚瓜架，別有風味。主

人又善烹調，喜接賓客，無論飲食點心、水果於脯之類，平日積蓄頗多，無一不備，取用不完。

　　山居的人多半清苦，所食都是野生山糧和打獵所得，往往所得不如所需，多少不等，少了不夠用，難免缺糧之憂，多了又易腐

爛。諸老過慣這樣生活，饑渴寒暑不在心上，這些後輩便覺不便，非親手樵彩打獵不能免於饑寒，一面還要用功。每覺時光大短，

平日雖有準備，想吃一點葷東西或新鮮蔬菜，便須耽誤用功遠出獵取。

　　天冷還好，天氣一熱不能存放，吃不完便要糟掉，往往引為苦事。自從無雙到後，不消一月便井井有條。來時準備齊全，所有

食用之物俱都辦齊，才到幾天便開了十來畝土地，種上五穀蔬菜，養了許多雞豚，越發方便，要什麼都現成。一般老少英俠閒來都



喜到她竹樓上面相會。

　　黑衣女俠明月光雙劍夏南鶯又是一個心思細密、能幹在行的人，前因一時刺激，隱居老龍坡谷底，所居低濕幽暗，不與外人往

來，過了好些年的苦光陰。自經好友解除誤會，移居白蓮磴，見當地土壤肥美，風景清麗，出產又極豐富，無雙再一領頭開闢，不

由鼓起當年雅興，一面幫助無雙躬耕，也在各處山巔水涯之間修建樓亭，種植花竹和各種菜蔬。那一片盆地山林越發錦上添花，山

居之樂迥非常人所能夢見。

　　沈鴻等長幼六人剛一進洞，無雙便迎了出來，笑說：「我剛把湯熱上，面還未下鍋。八弟，你把這些小猴兒引來作什？他們都

喜動手，越幫越忙，反而討厭。請你三位快同引走，由霜虹代我招呼；去到洞外竹樓之上坐等，只將芳兒和姜飛留在這裡代為端送

已足夠用。

　　「我因沈賢姪和飛兒今夜要走，以後難得回來，只剩一個來月便要起身，今日未吃午飯，腹中饑渴，特意備了幾樣他們愛吃的

酒菜，連同今早剛開壇的花果酒，已先在樓上擺好，請快去吧！正洞諸位師長今日恰巧合做功課，互練劍術，還有一兩個時辰才得

走出，我已另外備好一席，不必再等候了！」

　　李玉紅方說：「段大姐真個能幹，每日又要種田，又要種菜，還要府花修竹，喂養牲禽，他們師徒每日忙於用功，閒時雖來相

助，但是時間極少。她和南姊每日做這麼多的事，表面上看去還是那麼從容自在，真個可佩極了！」

　　忽聽萬芳在內急呼：「娘快來喲，鍋已滾開，湯也潑出好些，怎麼辦呢？」

　　無雙笑說：「你看他們小娃兒家非要動手，是不是越幫越忙麼？」邊說人已轉身回去，眾人便往外樓走去。

　　玉紅笑道：「段大姊話雖說得不差，這班小人不叫他們做一點事，像這樣連碗麵都不會下，終非善法，要被王老前輩知道決非

所喜。這班小人多半年長，尋常日用間事也應學上一點才好呢！」

　　靈玉笑答：「四姊，你和這位段大姊相交不久，還不深知，她非但精明能幹，善於持家治生之法，便對兒女雖極憐愛，也與尋

常父母溺愛不同，哪一樣她都盡心指教，沒有絲毫姑息。相識多年，從未見她打罵過一回兒女，但這兩小兄妹一點也不嬌慣，孝順

已極。

　　「休說芳兒女孩兒家，便是英兒一個男孩，家傳武功不算，便是耕田種地、砍柴燒飯，是他母親擅長之事，也無一樣不曾學

過。尤其耕種一層，為了乃母出身農家，丈夫死後身邊只此一兒一女，雖因一時機緣，拜在花太師門下，本心卻不願意他兄妹二人

再在江湖上走動。

　　「一心只想隱居躬耕，盡自己的氣力種那青雲山下田地，從小便教他們察看天時土性，料量晴雨，近來山中為恐他們耽誤功

課，才不許其動手，以免分心。不過芳兒最喜向娘撒嬌，她說鍋開水沸，其實想她娘去說話，並非真個無法。休看她母子全家只得

三人，真有天倫之樂，今又加上姜飛一個好女婿，所以這位老大姊高興極了。你沒聽出她對姜飛多麼心疼，就這煮麵片刻之間都想

叫他守在旁邊麼？」

　　玉紅笑答：「姜飛也真可愛，一個未成年的幼童，這樣聰明端謹而有志氣，怎能不叫尊長看重！自來丈母娘都疼女婿，自然越

看越愛了。」

　　說時老少七人已到樓上，圍著先放好的圓桌坐定，想等人到齊再吃。正在互相說笑，霜虹轉向萬英道：「你聽二姑她們說的話

麼？留神娘喜歡姜師弟，不疼你呢！」

　　萬英脫口答道：「娘不疼我，疼你也是一樣。」

　　霜虹先未理會，方說：「你娘怎會疼我？」猛一抬頭，瞥見靈玉、玉紅都在朝她發笑，忽然醒悟，嬌嗔道：「你近來越學越

壞，我不理你了！」

　　萬英少年老成，原因近來母親鍾愛霜虹，與日俱深，知其好勝，廚房的事還未學會，另外還有幾個熱菜要炒，恐霜虹不會做強

做，和那日一樣，做得不好暗中氣悶，故意把人全部支開，不令在旁。方才原是衝口而出，一見龍、李二女俠笑他二人，霜虹面帶

嬌嗔，不禁臉紅。

　　當著尊長不便賠話，只得裝不聽見，改過口風，轉向沈鴻道：「方才佟二哥說，大師兄和癲。啞二位師兄都在小珠簾觀瀑，商

計夜間打獵之事，母親請吃點心佟二哥想已得知，如何此時未來？樓上又是大小兩桌，分明都在一起，我們去請他們來此同吃，更

熱鬧些。」

　　沈鴻一向隨和，本就想到每次飲食同門兄弟都在一起，先以為小珠簾偏在西北，佟振和齊全等三人必快來到，自己也是剛到不

久，想等一會再說，聞言隨口答應。

　　正想同去，霜虹忽將萬英攔住道：「齊大哥不會不知道，自己會來，就是打獵也必等吃過再去呢！佟師兄自有他的事，來否未

定，你娘為了我們六人未用午飯，吃頓點心常有的事，並非和昨日師父生辰一樣真個請客，要你多管閒事作什？你看他們不是來了

嗎？」

　　沈鴻聞言，想起方才佟振去時情景不甚自然，以及霜虹途中所答和此時所說，彷彿內中有什事情，心又一動，方想探詢，側顧

愛妻樊茵以目示意，不令多問；同時遙望洞西北小珠簾高崖那面，齊全和小啞巴並肩前行，一個口說，一個手比。小啞巴神態甚是

激昂，不似平日沉靜，癩和尚和佟振在後，也是搖頭晃腦說之不已，佟振低頭同行，似未回答。

　　因相隔遠，中有花樹阻隔，四人先未發現自己，離樓六七丈，齊全忽然回顧，好似向後面兩人說了兩句，四人便並在一路走

來。仔細一看，佟振也在回答，因其平日沉穩，前回雖未開口，此時神態如常，未再留意。

　　轉眼四人走上，姜飛也用竹盤端了幾樣炒菜走來，萬英口敞，見面便問：「大師兄和癲師兄你們有什麼喜事，說得這麼熱鬧，

連啞師弟也那麼高興？」

　　二人還未及答，杜霜虹又嗔道：「誰都不免有點事情，就你一人話多，真氣人呢！」

　　萬英連受搶白，臉方一紅，齊全從容笑道：「我們本和佟二弟約好，乘著今夜月明去往前山打虎，為那些採藥人除害。啞師弟

因覺沈、姜二位師弟今夜便要移居，以後難得見面，又想探詢王老前輩所傳是否白陽圖解，意砍明日再去。

　　「佟二弟為了湯八叔來時見一採藥人為虎所傷，激動義憤，打算今夜前往將那三隻大蟲除去。他又是個說到必做的性情，覺著

沈、姜二弟起身尚早，此後仍要見面，同門至交，不在此片時之聚，因而爭論了兩句，並不相干。」

　　霜虹朝佟振看了一眼，微笑走開。沈鴻見她以前常說佟振人好，當日非但神情冷淡，不似平日那樣說笑親密，彷彿不愛理睬神

氣，越發奇怪，當面不便詢問。跟著無雙母女和姜飛把菜點分別送來，因聽姜飛說眾人要等人到齊了再吃，湯雖熱好，面未下鍋。

　　斜陽已沒，明月始升，天色又快入夜，索性把它當成夜飯，便先趕來請眾飲食，吃得差不多再去下面。為防六人腹饑，又蒸了

幾盤包子。無雙本做得好，又當腹饑之時，大家吃得甚是香甜。

　　沈鴻暗中留意，杜霜虹因無雙上來令代招呼陪客，入坐之時特將長幼十四人分成兩桌，自己這面霜虹故意示謙退，六人同坐小

圓桌上，把四位尊長和齊全等四人安置在大的一桌，並和萬芳往敬了兩次酒，口中笑說：「我借娘的光，做一個不費分文的主人，

還望諸位叔父、姑姑、師兄姊妹不要怪我年輕簡慢。」話說極巧。

　　佟振本坐西南角，霜虹安坐時笑說：「佟二哥是三師兄，應坐這面，和啞師弟對調。」於是成了以背相向。

　　佟振只初來時和四位尊長應答了兩句，底下一言不發，也無別的異狀。霜虹歸座時彷彿暗中拉了樊茵一下，雖料內有原因，因

都同門至交，佟振讀書人家出身，幼遭孤露，被天寒老人收到門下，少年英俊，人又聰明謙和，不似癲、啞二人性情古怪，無論是

誰都談得來。沈鴻因其通曉詩文，性情風雅，更與投機，始終不曾想到別的。



　　無雙平日憐愛這些小弟兄姊妹，又知王鹿子持躬清苦，人最勤儉，沈、姜二人雖只一崖之隔，休說不能常見，便是飲食之物送

得稍好也恐此老見怪。並且二人小小年紀，不久便要趕往岳州，深入虎穴，心中關切太甚，恨不能盡其所有全取出來。平日準備既

多，人又能幹，善於烹調，樣樣方便，手到製成。

　　日間又曾想到，冷熱葷素有十幾樣，這頓點心帶酒飯竟和前日壽筵所做的菜差不多，豐美已極，一直吃到月上中天諸老練劍完

畢。黑衣女俠夏南鶯首先開洞走來，跟著諸老俠也由無雙命萬氏兄妹請來同飲。另外早就擺好一桌，眾弟子也都吃完，隨侍在旁，

稟告拜見王鹿子經過。諸老俠聞言均頗喜慰，獎勉了一陣。

　　樂游子和俠尼花明相繼發話，說：「白陽圖解關係重要，義理精微，為內功劍術上乘口訣，目前各正派長老得有傳授的有十餘

人，只王老前輩一人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平日用功也以他為最勤，自從學會以後，多少年來，無論多忙，不曾中斷一次。

　　「他和葉神翁、諸平號稱丐俠中的三老前人，各有一身驚人武功和極高明的劍木，如專以白陽圖解一門而論，實在葉、諸二老

之上。你們得他真傳，已比我們所傳易於成就。沈鴻、姜飛蒙他格外看重，親用手法代為調神運氣，引導精血，使與內家真氣合

一，充沛全身，出力不小，只要稍微用功，不消一月便可紮好根基，再將中段圖解招式學會，此去岳州就便勤習，到時必可應用，

成功無疑，真乃可喜之事。

　　「此老天性孤僻，表面和氣，心中大有分寸。他平日善善惡惡各走極端，只為本領太高，無人能敵，生平不願以強擊弱，所以

不輕出手。他對你們這樣用心從來少見之事，想是岳州仇敵身邊有什本領高強的同黨爪牙，他自己守著平日信條，不屑與之敵對，

意欲假手你們代他除害，才有這類舉動。

　　「越是這樣，越可看出仇敵那面大有能者。沈、姜二人此去真絲毫大意不得呢！岳綱、楊宏、仇雲生三人早已前往，你二人均

與相識，到了賊巢必能相遇，有此三人臥底事情便利得多，只是仇敵自知多行不義，平日戒備嚴密，設有好些關口，爪牙耳目到處

皆是，外人極難混進，初到之時必須小心，冒失心急必要誤事，小心為上。

　　「你二人每日做完功課，用點心思，想好未來之策，走時我們也許先得信息，多指點你們一點機宜。如其先知對方虛實，事情

決無兇險。眾弟子無須代他二人愁慮，放心好了。」

　　萬芳、樊茵對於沈、姜二人自比別的同門還要關切。樊茵聽師長這等說法，知道請求無用，並且日期尚早，還未現於詞色。萬

芳總不放心，俠尼花明對她又極憐愛，聞言想了一想，實忍不住，便向乃師暗中請求，仍想同去。

　　剛一開口俠尼便將她攔住，警告道：「休看賊巢虎穴龍潭，以為厲害，沈、姜二人均未在江湖上奔走過，識人不多，年紀又

輕，只要上來能夠混進，決無妨礙。像他倆人到處討人歡喜，甚而取得為首仇敵信任都不一定。

　　「別的男同門多半鋒芒外露，膽大任性，同去尚還不宜；何況你們幾個少年女子，仇敵淫凶強暴，禽獸不如，已無人性，女孩

兒家如何去得？沈、姜二人必可無慮，你們只有一人同去反而累他，萬萬不可！」

　　萬芳聽諸位師長和齊全、癩和尚兩個本領最高的同門都是一樣口氣，雖也覺著有理，無奈關心太切，當時不敢爭論，胸中成見

依然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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